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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演变与趋向＊

□龚蛟腾　易凌

　　摘要　从机构视角爬梳并构建“图书馆”本土化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的
重要途径。古代时期，昭显秘藏性质、突显图书对象、彰显多元特征的机构话语是“图书馆”话语
形态的具体表现。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全方位的竞合导致了图书馆、藏书楼等彼此纠葛的话语
格局，最终“图书馆”术语成为机构话语的主流。现代时期，信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社会多元力
量等形成的合力，促进了图书馆话语的转变、创新与交融。图书馆要实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明确话语文本的嬗变趋向、把握话语权力的代际转移、推进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
关键词　图书馆　机构话语　话语发展史
分类号　Ｇ２５０．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６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７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检视、
还原与打造“图书馆”本土化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图书
馆学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１］。”近代严复亦
有言：“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２］。”“名”即是
科学研究中各有所指的名词、概念、术语，其代表的
话语力量与实践的现实力量彼此交织，是关乎科学
研究、专业教育、事业发展能否“成”的关键因素。古
代刘向、刘歆开创了传统校雠学说，近代西学东渐已
确立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现代信息、知识、数据范
式的兴起又促成图书馆学的创新发展。以“校雠”
“图书馆”“信息”等为核心的术语概念彼此纠葛，不
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话语力量相互错杂，只有从中梳
理出话语主线，才能更好地明确事业、研究与教育的
发展方向。作为一门具有明显机构范式特征的社会
科学，图书馆学立足于具有社会实体的图书馆事业，
因而机构视角可以作为图书馆学话语研究独到的切

入点。不同的时代话语取向塑造了不同的“图书馆”
机构名称，不同的“图书馆”机构名称也代表了不同
的时代话语价值。因此有必要从机构名称着手，探
究“图书馆”机构话语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势。这是
对“图书馆”话语的历史回望，有助于巩固学科根基
与内涵，也是对“图书馆”话语的未来前瞻，有助于明

晰学科实质与趋向。

１　探寻古代图书馆发展的话语形态

１．１　昭显秘藏性质的机构话语
古代图书馆机构名称中蕴含着“图书馆”的话语

基因，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机构话语。不过需要明确
指出的是，古代通常没有使用“图书馆”词汇来指称
“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
构”［３］，但这并不妨碍古代形成了包括官府、私家、书
院、寺观等四大类型图书馆的事实。一言以蔽之，多
元化是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核心特质，并具体表
现为昭显秘藏性质与突显图书对象。机构话语昭显
秘藏性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官府图书馆与寺观图
书馆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不完全调查［４－２７］，可
以发现官府图书馆有“厂”“宬”“殿”“府”“阁”“观”
“馆”“匮”“库”“楼”“庙”“室”“台”“堂”“屋”“园”“院”
“藏”等多种称法（详见图１）。“××阁”“××殿”等
都是官府图书馆的专称，“秘府”“秘阁”等则是用以
统称的概念。自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２８］之后，“秘府”成了古人
对于官府图书馆的相对固定的称谓。此后无论是
《晋书》［２９］《隋书》［１５］（６１６）《唐会要》［１６］（６４３）《通志》［３０］等
史书，还是《容斋随笔》［３１］《涌幢小品》［３２］等笔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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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秘府”的记载。南宋程俱《麟台故事》记载
“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１９］（２２），此处的“秘阁”既
是对魏晋时期“秘书阁”的简称，也是对宋代主要官
府图书馆“秘阁”的具体反映。而且“秘阁”一词在长
期使用中，逐渐脱离了具体藏书处所的限制，成为指
代官府图书馆的通称。如明代虽无“秘阁”之名，但
丘濬《请访求遗书奏》中仍称“秘阁所藏”［３３］。并且，
“秘”逐渐成为官府图书馆话语的核心，如官府馆藏
称为“秘书”，管理长官与机构则为秘书监与秘书省。

寺观 图 书 馆 方 面，有 着 道 藏、佛 藏 等 “藏 书 曰
‘藏’”［３４］的传统。在此影响下，明代曹学佺、清代周
永年有着“仿二氏为儒藏”［３５］的倡议与实践。此外，
清代阮元还曾创建灵隐书藏与焦山书藏［３６］。官府
与寺观图书馆所使用的“秘”“藏”话语具有非常强烈
的保守色彩，是造成古代图书馆“重藏轻用”刻板印
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也正是由于其秘藏特性，
大量的珍本古籍才得以在皇权羽翼下或深山隐僻中

流传不绝，保存了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

图１　历代官府图书馆名称

１．２　突显图书对象的机构话语
突显图书对象的机构话语特点，主要反映在私

家图书馆与书院图书馆方面。由于私有属性，私家
图书馆的命名与其所有者爱书、求书、藏书、校书、读
书的生平有着密切关联，因而侧重于“书”这一对象。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不完全调查［３７－７６］，发现私家图书
馆的命名主要包括“庵”“仓”“廛”“巢”“堆”“房”“阁”

“馆”“庋”“居”“库”“林”“楼”“庐”“舍”“室”“堂”“亭”
“屋”“轩”“园”“藏”“斋”“庄”等等（详见图２）。私家
图书馆之有专名者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史学
家吴兢撰有《吴氏西斋书目》［４３］，“西斋”即为吴氏图
书馆之名。随着私家图书馆事业的兴盛，逐渐出现
了作为通称并影响后世的“藏书楼”术语。据江向东
的考证，出现于南宋曹勋《观月藏书楼》［７７］一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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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一词，是南宋时期“藏书处所的通用名
称”［７８］。元代郑元祐曾为扬州陈氏作 《藏书楼
记》［５０］，文中并未提及陈氏图书馆的具体名称，故此
处的“藏书楼”应是作为古代图书馆的通称而存在
的。除此以外，唐代韦述曾入元行冲“书斋”，田弘正
曾“于府舍起书楼”［３９］。清代杨至堂“名藏书阁曰
‘海源’”［７９］。这里的“书斋”“书楼”“藏书阁”与作为
通称的“藏书楼”是同义的，反映了以“书”这一对象
为核心的机构话语特点。书院图书馆方面，《宋史》
记载宋徽宗大观二年“赐天下州学藏书阁名稽
古”［２０］（２５５），可见也是以“藏书阁”为书院图书馆的通

称。此外，以《武林藏书录》所载为例，杭州虎林书院
“中有藏书楼”，黄汝亨所作记中称书院“最后为藏书
楼，以贮载籍”。杭州府学中有“尊经阁”，敷文书院
中有“存诚阁”［６８］（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１），都是藏书之所。可知虽
然广泛存在“尊经阁”“存诚阁”“稽古阁”等专称，但
以“藏书楼”“藏书阁”等以“书”为中心的概念统称书
院图书馆，在一定话语范围内得到了古人的认可。
私家与书院图书馆的创建主要出于实用目的，受到
藏书家读书为乐、求学者读书仕进志趣的驱使，因而
形成了相应的以“书”为中心的机构话语。

图２　历代私家图书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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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彰显多元特征的机构话语
官府、私家、书院、寺观图书馆所使用的名称，彰

显了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多元化的核心特征。基于
系统的爬梳与整理，不难发现古代对于馆阁斋楼等
文献机构的存在具有统一的认识，而且在事实上可
以用“图书馆”概念表示。不过古代并未使用“图书
馆”词汇指称图书馆事业，甚至也没有形成统一规范
的机构术语。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古代部分图书
馆具有公共、公开、共享的特点，但绝大多数是私有
制的产物，是封建君主、士大夫等贵族阶层为满足自
身文化需求而创建的。故而古代图书馆名称多由创
建者自行确定，天禄、石渠、天一、汲古等各行其是。
另一方面，古代对于图书馆的认识并没有具备专业
化、标准化等特征的现代科学的支撑，相关术语并不
是在统一规范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的。不论使用“秘
府”“秘阁”，还是“藏书楼”“藏书阁”，都出于古代学
者的自我认知与习惯。更重要的是，以“秘”“书”等
为核心的机构话语，是在重视文献典藏的古代图书
馆事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历史现实意义。
并且古代图书馆机构话语的形成，与古代图书馆学
思想是相辅相成的。重秘藏则讲究访求与典藏，有
序管理则依赖分类与编目，为求图书之原与真，就离
不开校勘、辑佚、版本、辨伪，如此方能实现高质量的
文献利用与流通。由此亦可见校勘、目录、版本等理
论虽支撑起了完整的古代图书馆学，却缺乏有效的
内容整合与体系建构。若以今论古，古代图书馆机
构话语与学术体系都是散漫而缺乏规范的，但在当
时却有着坚实的现实条件与学术基础。如果在相对
稳定的时代环境中独自发展，“藏书楼”或其他术语
也许会脱颖而出，促成多元化的古代图书馆话语的统
一与规范。但近代激烈的中西竞合，使得古代中国图
书馆与图书馆学在近代西式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冲

击下产生了剧烈变革，传统的多元化机构话语也逐渐
规范并统一于西式Ｌｉｂｒａｒｙ的译称———“图书馆”。

２　透视近代图书馆主导的话语格局

２．１　晚清以前“图书馆”的名与实
从语用意义来说，作为正式术语的“图书馆”确

实在晚清时期才出现。但根据文献记载，不论是语
法形式上的“图书馆”词汇，还是语义内涵上西方创
建的“Ｌｉｂｒａｒｙ”，在晚清之前都已出现在了中国学者
的视野之中。“图情老姜”［８０］与张银龙［８１］先后在宋

代与清代文献中发现了“图书馆”词汇。宋代著名诗
人黄庭坚《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
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一诗中，有“还从股肱郡，待诏图
书馆”一句。《山谷外集诗注》中史容对此句有注解，
“东壁二星，天子图书之秘府也。东坡为郡，仍直史
馆”［８２］。《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东壁二星，主文
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２９］，诗中的“图书馆”实际上
与指称古代官府图书馆的“秘府”是同义词。根据诗
注来看，这里“图书馆”具体指的是苏轼的贴职“直史
馆”中的“史馆”。清代诗人黎简亦有诗作《夏日饮书
图书馆》［８３］，此处的“图书馆”应是指黎简的私人书
斋。而西方所创建的“Ｌｉｂｒａｒｙ”，在明代中后期利玛
窦等西方传教士所促成的日益密切的中西交流中，
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
所著的《职方外纪》一书的引介，使欧洲所创建的图
书馆开始出现在中文世界中。书中提到，欧洲“都会
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
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西班牙“瞻礼大堂”
中“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步，周列诸国经典
书籍”［８４］。此处的“书院”“书堂”就是实际的图书
馆，是对英语“Ｌｉｂｒａｒｙ”或意大利语“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的译
称。既神奇又真实的历史在晚清之前就为“图书馆”
中文词汇与实际的西式图书馆创造了交汇的可能，
只不过二者令人扼腕地擦肩而过了。而在近代时
期，中国与西方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文明维度
产生了激烈碰撞，形成了话语与现实交织缠绕而席
卷一切的竞合格局。在激烈的冲突与磨合中，历史
将图书馆的名与实推向统一。

２．２　戊戌变法前后盛行的“藏书楼”
戊戌变法前后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

期，这 期 间 出 现 了 各 式 各 样 用 以 指 代 图 书 馆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词汇，其中“藏书楼”隐隐占据主流。据
顾烨青的考证，清代外交官傅云龙曾在１８８７—１８８９
年游历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国的日记［８５］中，多次使
用“图书馆”词汇，这是“近代汉语‘图书馆’一词的首
次出现”［８６］。《申报》相关文章则曾使用“藏书楼”［８７］

与“洋文书院”［８８］分别指代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上海
工部局公共图书馆的前身“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ｏｋ　Ｃｌｕｂ”。
晚清外交家张德彝将美国纽约的图书馆称作“义书
堂”［８９］。郭嵩焘曾分别使用“书馆”“大书堂”“大学
堂”［９０］指称在英国所见的图书馆。王韬的游记中有
着英国“典籍院”与日本“书籍馆”［９１］的记载。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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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则使用过“大书院”“书籍馆”“书楼”“藏书院”［９２］

等作为西方“Ｌｉｂｒａｒｙ”的译称。在实践方面，京师同
文馆建有“书阁”［９３］，南洋公学拟设“图书院”［９４］，各
地学会多有“开大书藏”“设大藏书楼”“设格致书
室”［９５］等倡议。在此背景中，“藏书楼”逐渐成为一
个相对稳定的指代西式“Ｌｉｂｒａｒｙ”的术语。如李端
棻认为与学校“相须而成”的数端之一便是“藏书
楼”［９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亦将西式图书馆称为
“藏书楼”［９７］。在地方开明士绅的努力之下，皖省藏
书楼、古越藏书楼、浙江藏书楼等一批以“藏书楼”为
名的图书馆得以兴建。在时人的认识中，“藏书楼”
就是“图书馆”，这从相关记述中“藏书楼”常与“书
楼”“图书馆”“文库”等［９８－１０１］混合使用就可见一斑。
戊戌变法前后，“藏书楼”这一相对成熟的传统词汇
凭借深厚的历史根基，在欧风美雨中占据着一席之
地。并且“藏书楼”从话语走向现实，引领了近代早
期西式图书馆的本土化建设，因而在图书馆机构话
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２．３　清末民初“图书馆”的确立
清末民初，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术

语被官方话语所接纳并认可，名实合一的“图书馆”
机构话语得以正式确立。在１９４６年以前，日文“図
書館”的字形与传统繁体汉字“圖書館”的字形是一
致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文部省报告逐渐采用“圖
書館”［１０２］，推动了和制汉字“圖書館”的广泛使用。
而维新人士与《时务报》等报刊媒介推动的中日交
流，则促进了中文词汇“图书馆”的推广，如《时务报》

１８９６年的《古巴岛述略》［１０３］一文就使用了“图书馆”
一词。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通艺学堂图书馆
可能是“第一个正式使用‘图书馆’名称的图书
馆”［１０４］，而且其选用“图书馆”为名也有可能是受到
《时务报》文章的影响［１０５］。其后浏阳秀才雷光宇创
建的“常德图书馆”［１０６］，也是较早以“图书馆”为名的
近代图书馆之一。至１９０４年，湖南创办了中国第一
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１０７］———湖南
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引领了
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潮流，奠定了“图书馆”话语
的实践基础。在官方文件中，１９０３年颁布的《奏定
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０８］将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章
程》［１０９］与１９０２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１０］所使用
的“藏书楼”改为“图书馆”。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学部上
奏分年筹备事宜，其中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与“京师

开办图书馆”［１１１］等项。学部并于１９１０年拟定《京师
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１１２］，确定了全国图书馆事
业建设的蓝图。由此，“图书馆”机构话语在官方认
可之下正式确立。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着
手筹设“中央图书馆”［１１３］，并且《通俗图书馆规
程》［１１４］与《图书馆规程》［１１５］于１９１５年先后颁布，进
一步加强了“图书馆”的话语地位。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图书馆”机构话语的确立并不等于所有图书馆
都以“××图书馆”为名。譬如文华公书林自始至终
都未曾名为“图书馆”，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近代“新
图书馆运动”的“策源地”［１１６］的历史地位。

２．４　民国中期以来“圕”的发展
“图书馆”机构话语确立之后，又衍生了一朵术

语史上的奇葩———圕。“圕”字由杜定友所创，是“圖
書館”的合体字，主要用以节省书写笔画与出版资
源［１１７］。１９２９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议决通
过了《采用“圕”新字案》［１１８］，推广“圕”字代替“图书
馆”。《图书馆学季刊》后又两次发表学者们对于
“圕”的商榷意见［１１９－１２０］，李小缘、陈伯逵、戴志骞等
图书馆学家们都曾提出探讨，历史学家陈垣等著名
学者也参与了这一讨论。“圕”发明之后，对图书馆
业界与学界，乃至文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
苏全有的考证，民国时期至少有２０种报刊２５５３篇
文章使用了“圕”，尤其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
代表的图书馆报刊的使用，“显示出图书馆界对‘圕’
字认同的广泛性”［１２１］。“圕”字对日本图书馆学界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成了日本《圕》与《圕研究》
期刊的创办，因而“圕”字的使用可视为“中日图书馆
学的交流从单向开始转变为双向”的标志［１２２］。此
外，１９３６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议决使用
“（宀博）”作为“博物馆”的合体字［１２３］，呼应了图书馆
界的“圕”字。此后，章新民［１２４－１２５］、汤因［１２６］等再次
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的合体字提出商榷。但由
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及合体字自身的局限，新中国成
立后，除稍见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的《文物参考资
料》外，“圕”并未得到广泛使用。改革开放后，范玉民
借“圕”字抨击禁锢文化的错误行径，提倡思想解
放［１２７］。钟宁提出改“圕”为“（冂书）”，以象征“藏书楼
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文献信息中心”［１２８］。２０１４年，
“图谋”创建了“圕人堂”［１２９］，吸引、凝聚了一批图书馆
或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为业界与学界“在新的社交方
式下的学术交流建立了一个新的平台”［１３０］。这些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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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丰富了“图书馆”的话语意义，而“圕”兴衰沉
浮的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图书馆事业与话语的发展。

３　解析现代图书馆转型的话语取向

３．１　信息社会驱动话语转变
时代的发展必将赋予“图书馆”机构话语新的内

涵，“图书馆”机构话语的转型也反映着时代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到来，促成了情报、信息、数据、知识、智
慧等各有偏向又彼此联系的研究范式的兴起，驱动
了以图书馆为核心的单一的机构话语的转变。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情报”“信息”等开始融入图书馆
机构话语。譬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于１９８５年改名
为文献情报中心，下设兰州、成都、武汉三个文献情
报中心［１３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先后改名为文
献情报中心、文献信息中心，再又调整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１３２］。此外，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
馆分别承担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
国家医学图书馆职能［１３３－１３５］，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合并［１３６］，都体现出“图书馆”与
“情报”“信息”乃至“数据”相融合的话语转变趋势。

２１世纪初，胡述兆先生提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
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１３７］，从资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角度重新阐释图书馆内涵，引起了海
峡两岸的积极响应。用以取代“图书馆”的“知识
馆”［１３８］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意图以“知识”
为基础打造“图书馆”话语。近年来随着 ＡＩ、５Ｇ、物
联网等的发展，一方面“数据驱动”“数据治理”为图
书馆提供了发展新契机［１３９］，另一方面出现了“由数
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过渡和转型”［１４０］，数据、智
慧等在“图书馆”话语体系中表现出强劲力量。不论
是图书馆本身还是图书馆机构话语，都不可能漠视
时代的转型而一成不变。在新时代的信息生态、数
据生态中，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等不同的话语取向
为图书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图书馆如何顺
势而为实现突破与转型，是关乎生存的关键问题。

３．２　公共文化引领话语创新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多元主体参

与社会治理的深入，“图书馆”话语在公共文化、社会
力量的引领下保持着持续的创新发展。一方面在政

府的引导下，“图书馆”话语向“公共文化”靠拢。譬
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图书馆列为排名第一的
“公共文化设施”［１４１］，《公共图书馆法》也明确规定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１４２］，将“图书馆”纳入官方公共文化话语
体系之中。在具体实践方面，２０１９年初，原苏州独
墅湖图书馆被纳入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１４３］，
与文化馆、美术馆进行资源整合。北京以“政府搭台
社会力量唱戏”的方式开展公共阅读空间建设［１４４］，
这些新型阅读空间既有保持“图书馆”名称者，更有
表现出多元文化创新活力的“红楼公共藏书楼”“良
阅书房馆”“宸冰书坊”“北京砖读空间”等等。另一
方面，民众自办图书馆展现出勃勃生机，打通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
建的“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收录了４４１条民间
图书馆信息［１４５］。这４００余家民间图书馆的命名虽
以“图书馆”为主，但共使用了“图书馆”“书屋”“图书
室”等４３种相关机构术语，其中使用频次大于２的
有１９种（详见图３）。“书屋”“文化站”等明显有着
农家书屋工程、文化馆建设的影响，“图书室”“阅览
室”则是“图书馆”术语的相关词，此外还有“庵”“阁”
“居”“楼”“斋”等传统名称错杂其间。其中最为著名
的应当属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创办的“杂·书馆”，与
之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其创建的“晓书馆”与“晓
岛”。多样的民间图书馆名称，正是民间文化创新活
力的突出体现。总而言之，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
公共文化建设中，多元的图书馆名称展现出文化创
新的蓬勃活力，体现了公共文化对于“图书馆”话语
与现实的积极引领意义。

图３　民间图书馆机构术语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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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多元力量促成话语交融
“图书馆”话语在中文背景中有明显的文化内

涵，彰显了“图书馆”机构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
由于这种文化价值的存在，“图书馆”话语不可能局
限于单一的机构范畴之内，势必受到社会多元力量
的影响，形成交融发展的态势。目前的互联网络生
态为各类型“图书馆”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平
台。譬如“青番茄图书馆”“借书人图书馆”等等，都
是依托民营企业，借助线上平台实现书目信息交流，
通过快递物流实现实体图书传递。尤其是青番茄图
书馆还开创了“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理念［１４６］，一度成为学
界探讨、社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又如“豆瓣读书”，它
既没有一件实体或数字的文献，也不遵循某一系统
的图书分类法，但却汇聚了大量自发的书评内容，通
过个性的标签建立连接，还提供各种阅读榜单与书
目信息，已经具备“知识集散与知识序化”的基本特
征，可以说是不称“图书馆”的图书馆。不过衡量图
书馆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集散与知识序化”，更重
要的是作为图书馆灵魂的“公益性”［１４７］。很多名为
“图书馆”而实非图书馆的机构，正是因为缺乏“公益
性”。譬如北京超星公司旗下的“超星数字图书馆
（汇雅书世界）”，纵使名为“图书馆”，但只是数据商
的商业产品而已。虽然在校园、图书馆等局域网环
境下可以免费使用，但实际上这是局域网所属单位
购买服务之后的效果，并非其本身具有公益性。此
外，“气味图书馆”也是较受关注的非图书馆机构。
根据相关企业征信机构所显示的信息，“气味图书
馆”是北京奕天世代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香水品
牌［１４８］，仅是将“图书馆”视为一种营销手段，与实际
的图书馆相去甚远。在经济、文化乃至社会治理多
元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话语因为现实的交融发
展产生了多种可能，“图书馆”现实也因为话语的不
同价值凝聚了多元力量。

４　凝聚未来图书馆变革的话语力量

４．１　明确话语文本的嬗变趋向
要凝聚未来图书馆变革的话语力量，首先要明

确“图书馆”话语文本从古至今的嬗变趋向。话语文
本的生成必然来源于一定的现实环境，现实的认知
也同样依赖一定的话语表达，话语与现实之间存在
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图书馆”话语在长期
的嬗变进程中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核心特质，而不同

的时代造就了话语文本不同的表征。“秘府”“藏书
楼”“义书堂”“公书林”“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虽
然有着表述上的差异，但都指向现实存在的图书馆
事业。需要明确的是，“图书馆”可以作为规范的术
语，也可以作为话语的核心，但将“图书馆”视为唯一
的文本表述，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多元发展是“图书
馆”话语嬗变的主线，求同存异是认知话语的合理方
式，必须承认、尊重并保护话语的多元性。在以“秘
府”“藏书楼”为代表的古代，无论是深处宫禁的皇家
“秘书”，还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１４９］

的私家藏书，都体现了“图书馆”话语的保守特性。
近代时期，以民主、自由等为核心的思想与制度在世
界范围内推广。“藏书楼”等逐渐被打入另册，词性
中立的“图书馆”成为主流。并且随着公共、公开、共
享等理念的深入人心，“图书馆”的话语核心地位愈
加巩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图书馆在现实
中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图书馆
话语也趋向于更加包容，未来的“图书馆”话语必然
会在复古、新潮、怀旧、激进等多元力量的博弈中迸
发出新的生机。以多元为特质、以综合为表征的未
来“图书馆”话语，将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增
加“变与不变”等问题的难度。无论是事业、研究，还
是教育，在未来变革中都应该采取审慎态度与稳健
做法，取得“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以避免文本改变
导致的话语力量崩塌，乃至现实基础受损。

４．２　把握话语权力的代际转移
“图书馆”话语的时代嬗变，背后隐藏着话语权

力的代际转移。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话语权力
的转移过程，具有明显的笼统走向规范、多元解构单
一的特征。一方面，指向笼统、内涵模糊的“图书馆”
传统话语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规范化。
古代“图书馆”话语的立足基础是古典文言，而古典
文言的笼统与模糊弊病使“图书馆”话语产生了同样
的问题。这使传统“图书馆”话语在近代激烈的中西
思想碰撞中难占优势，并逐渐趋于式微。一来是使
用古典文言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使用白话文

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传统话语不是被白话化改
造，就是随着古典文言而沉寂于历史的角落。再者
是封建农业时代向资本工业时代的转型，使古典文
言让出话语舞台，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科学、民主内
涵的近代话语体系占据主流地位。譬如近代学者们
对于“藏书楼”概念的批判，实质上是自由开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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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思想对于保守封闭、专制等级思想的批判。另
一方面，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多元的现实基
础对单一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挑战，单一的“图书馆”
话语权力遭受多元解构。话语权力解构的直接表现
在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叫“图书馆”的图书馆和
名为“图书馆”的非图书馆机构。不过这对于图书
馆、图书馆学而言并非有弊无利，一来图书馆能够在
顺应社会多元发展的趋向下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与

发展可能，二来图书馆学可以在机构范式的基础上
整合研究范畴、扩大学科领域。譬如相对逸出图书
馆学范围的校雠学说，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
未来的“图书馆”话语权力将走向何方？是对多元进
行规训而复归于一？还是逐步解构而最终消解于无

形？抑或多元与一元相互博弈而保持某种平衡？时

代潮流，浩浩汤汤！前两次话语权力的转移都是顺
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结果，只有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
搏，才能明确未来“图书馆”话语何去何从。

４．３　推进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
“图书馆”不仅是指代社会文献知识整序与服务

机构的术语，还是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核心，因而未
来“图书馆”话语体系的建构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学话
语体系的建构。话语体系建构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
突出特色，具体来说就是突出中国特色与专业特色。
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两次话语变革，背后都有
着浓厚的西方影响。一方面，西方的影响确实加速
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是抛却中国自身特
色与历史根基的理由。另一方面，以近代西式图书
馆学对传统校雠学说产生的影响为例，这不仅是西
方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近代对于古代的影响。空
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错杂交织，使得后人对于中国
图书馆学的来路与进路产生了迷思，以至于出现了
以西方的近代为近代甚至以西方的未来为未来的错

误倾向，掩盖了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个性。有鉴于此，
包括图书馆、图书馆学在内的各门事业与学科，都应
该面向中国现实、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创
造中国理论、打造中国学派、形成中国话语。在确立
专业特色方面，一是要传承并弘扬由校勘、目录、版
本等研究组成的传统校雠学说，挖掘图书馆学深厚
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底蕴，夯实“中国的图书馆学”的
独特基础。二是要警惕对于图书馆学机构范式的偏
颇批判。机构范式确实存在局限，但同时也是机构
范式的图书馆学使传统校雠学说摆脱了作为经学、

史学附庸的限制，将学科理论建筑在现实社会的图
书馆事业之上，形成了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独立的、

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三是必须扩大图书馆学
的理论视野，立足于图书馆而不局限于图书馆。数
字人文、数据科学、智慧图书馆等是图书馆学应该把
握也必须把握的前沿领域，理应借此展现图书馆学
的独特价值，扩大图书馆学的学科影响，发出图书馆
学的专业声音。话语体系是话语力量的依归与放大
器，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有效凝聚话语力量的关
键。要实现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话语体系的特色建构必不可少。

５　结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图书馆”机构话语从
萌芽到确立再到变革的数千年发展史，都将成为未
来话语体系的底蕴与基础。时代选择了“图书馆”与
“图书馆学”来作为本门事业与学科的名称，一方面
以规范的科学范式凝聚了学科共同体，造就了具有
庞大能量的“图书馆”话语与现实；另一方面也在知
识、信息与文化领域，机构畛域与社会视野，历史、现
实与未来等诸多抉择中，左右甚至束缚了事业与学
科的选择。在文化教育事业的社会繁荣时期，事业
与学科都将享受时代的红利。但在社会形态急剧转
型时期，事业与学科也将为传统的机构范式所牵绊。
因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绝不
仅仅是采用某种更潮流、更完善的话语方式来阐释
已有理论与问题，而是要以面向未来、走向未来为目
标来重构图书馆学。既要构建起连接历史、现实与
未来的桥梁，更要保障学科与事业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图书馆”作为话语体系的核心词汇，其嬗变演
进的历程是话语体系发展的忠实缩影，其未来变革
的趋向也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启示。当然，“图书
馆”机构话语只是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话
语体系也只是事业与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要实现
学科与事业面向未来的更好发展，需要进行更系统、

更全面、更深入的历史整理，需要实现更发散、更敏
锐、更精细的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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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第２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８：６５．
５６　郑元庆．吴兴藏书录［Ｇ］．范锴，辑．陈晓兰，点校／／胡应麟．经籍会
通：外四种（第２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９．

５７　晁瑮，徐勃．晁氏宝文堂书目 徐氏红雨楼书目［Ｍ］．北京：古典文
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５８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
５９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６０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２版）［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４５０，４７８．
６１　陈用光．桐城派名家文集３：陈用光集［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１４：８４．

６２　查慎行．人海记［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３．
６３　戴璐．藤阴杂记［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４６．
６４　吴翌凤．清朝文征［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４４－１４５，

４５７－４５８．
６５　昭梿．啸亭杂录 续录［Ｍ］．冬青，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６１．
６６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Ｍ］．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６０－２６４，１０６５－１０６８．

６７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６５４．
６８　丁申．武林藏书录［Ｇ］．陈晓兰，点校／／胡应麟．经籍会通：外四种

（第２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５，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７－
１７９，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０．

６９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Ｍ］．王义胜，整理．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６：

３３０－３３１．
７０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７３－５７４．
７１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Ｍ］．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３６，１８５．

１０１

守正创新：“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演变与趋向／龚蛟腾，易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ｏｎｇ　Ｊｉａｏｔｅｎｇ，Ｙｉ　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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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Ｍ］．吴寿旸，辑录．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９：跋，３０．
７３　徐康．前尘梦影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叙，３２．
７４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Ｍ］．易孟醇，校点．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８：

１０８５，１０９４，１２３６．
７５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Ｍ］．王欣夫，补正．徐鹏，辑．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８，８３，１３８，１９３－１９４，２１１，２１５，２４２，２４５
－２４６，３２０，３３３，３４６，３４８，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９，４５１，４６２，５２６，５５４，５７２，

５９４，５９８－５９９，６１１－６１３，６１９，６３０，６４２，６４６，６５０，６５２－
６５３，６９０．

７６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
前后）［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１－２５，３３－３８，４１－４３，４５－
４７，５３－５６，５８－６２．

７７　曹勋．观月藏书楼［Ｇ］／／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１１７２．

７８　江向东．“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Ｊ］．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１，２９（６）：１０８－１１２．
７９　梅曾亮．海源阁记［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
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５５－５６．

８０　图情释怀．小考图林老姜“图书馆”之误［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
３０］．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３ｅ３８７３ｆ２０１００ｆ９ｓｐ．ｈｔｍｌ．

８１　张银龙，赵小丹，施伟伟．“图书馆”非日源词考［Ｊ］．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７，３６（４）：３２－３４．
８２　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４［Ｍ］．史容，注．上海：上海书店，

１９８５：１１．
８３　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Ｍ］．梁守中，校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３１１．

８４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Ｍ］．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７０，７７．
８５　傅云龙．傅云龙日记［Ｍ］．傅训成，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１１２，１５７，２１２．
８６　顾烨青．再议近代中国汉语“图书馆”一词的出现与官方确立［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８，３７（７）：１０－１５，９．

８７　法国儒莲小传［Ｎ］．申报，１８７３－０４－１８（３）．
８８　藏书便读［Ｎ］．申报，１８７７－０３－２２（２）．
８９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Ｍ］．左步青，点．米江农，校．长沙：

岳麓书社，１９８１：６１．
９０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４：１３６，３７７．
９１　王韬．漫游随录 扶桑游记［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２：１１８，２５０．
９２　郑观应．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郑观应卷［Ｍ］．任智勇，戴圆，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７，８２．

９３　佚名．同文馆书阁藏书［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
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８５．

９４　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章程（节录）［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
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１０６－１０７．
９５　京师关西学会，上海强学会，保国会，等．各学会藏书楼的藏书阅
书规则［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００－１０６．

９６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
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９５－９９．

９７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Ｍ］．张英宇，点．张玄浩，校．
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２：１４９．

９８　何熙年．皖省绅士开办藏书楼上王中丞公呈［Ｇ］／／李希泌，张椒

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０７－１０９．

９９　张亨嘉．浙江藏书楼碑记［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
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０９－１１０．

１００　张謇．古越藏书楼记［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
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０１　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Ｇ］／／李希泌，

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１２－１１８．

１０２　顾烨青．日语“図書館”词源考［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３７
（５）：１０９－１２０．

１０３　佚名．古巴岛述略［Ｊ］．古城贞吉，译．时务报，１８９６（６）：２５－２７．
１０４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Ｍ］．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２９９．

１０５　顾烨青．通艺学堂首次使用“图书馆”之名考［Ｊ］．国家图书馆学
刊，２０１９，２８（２）：８７－９３．

１０６　佚名．纪常德图书馆［Ｊ］．秦中官报，１９０３（７）：３５．
１０７　龚蛟腾．首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之桂冠落谁家？［Ｊ］．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４（６）：８０－８２，８７．
１０８　奏定大学堂章程［Ｇ］／／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１８．

１０９　京师大学堂章程（节录）［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
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０６．

１１０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Ｇ］／／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５６０．

１１１　学部．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
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１２５－１２８．
１１２　学部．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Ｇ］／／李希泌，

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２８－１３１．

１１３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筹设中央图书馆收
买古籍启事［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
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８３．

１１４　通俗图书馆规程［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
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８４－１８５．

１１５　图书馆规程［Ｇ］／／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
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８５－１８６．

１１６　唐秀．文华公书林研究（１９１０－１９３８）［Ｄ］．武汉：湖北大学，

２０１１：２８．
１１７　杜定友．圕［Ｊ］．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２７，２（１）：１６４－１６７．
１１８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

［Ｍ］．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１９２９：９５－９６．
１１９　杜定友．“圕”新字之商榷（第二次）［Ｊ］．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２９，３

（４）：６２５－６２７．
１２０　杜定友．“圕”新字之商榷（第三次）［Ｊ］．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１，６

（２）：２９１－２９４．
１２１　苏全有．“圕”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Ｊ］．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９，３７（４）：１０２－１１０．
１２２　范凡．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圕时代”［Ｊ］．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４（４）：３５－４０．

１２３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开会纪事［Ｊ］．中
国博物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２（１）：１－１１．

２０１

守正创新：“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演变与趋向／龚蛟腾，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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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罗伯赐．圕（宀物）（囗術）间的关系［Ｊ］．章新民，译．图书馆学季
刊，１９３６，１０（４）：５５１－５６４．

１２５　章新民．美术馆三字缩写体的商榷［Ｊ］．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７，１１
（１）：５０．

１２６　汤因．我对于圕（宀物）（囗術）三字的商榷［Ｊ］．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７，１１（２）：２４６．
１２７　范玉民．“圕”必须四门大开［Ｊ］．读书，１９７９（２）：１１－１６．
１２８　钟宁．“圕”似应改作“（冂书）”［Ｊ］．图书馆杂志，１９８７（４）：２２．
１２９　图谋．圕人堂 ＱＱ群建立［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

ｂｌｏ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ｂｌｏｇ－２１３６４６－７９３０２２．ｈｔｍｌ．
１３０　邱葵．我看“圕人堂”［Ｎ］．新华书目报，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１６）．
１３１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历史沿革［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ｇｋｊｊ／ｌｓｙｇ／．
１３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简介［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ｌｉｂ．ｃｓｓｎ．ｃｎ／ｂｇｇｋ／ｌｓｙｇ／２０１８０３／

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７＿４２９２７３９．ｓｈｔｍｌ．
１３３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ｔｉｃ．ａｃ．ｃｎ／ｉｓｔｉｃｃｍｓ／ｈｔｍｌ／

１／１５１／１５２／４０６．ｈｔｍｌ．
１３４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介绍［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ａｉｉ．ｃａａｓ．ｎｅｔ．ｃｎ／

ｂｓｇｋ／ｂｓｊｊ／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１３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所
馆概况［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ｉｃａｍｓ．ａｃ．
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ｇｇｋ／．

１３６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图书馆（上海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简介［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ｉｎｄｅｘ／ｎｏｔｉｃｅ？ｉｄ＝ａｂｏｕｔｕｓ．
１３７　胡述兆．为图书馆建构一个新的定义［Ｇ］／／胡述兆，王梅玲．图
书馆新定义．台北：“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５：１－７．

１３８　龚蛟腾．浅论知识馆（图书馆）新定义［Ｇ］／／胡述兆，王梅玲．图
书馆新定义．台北：“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５：１６５－１７１．

１３９　顾立平．数据治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机遇［Ｊ］．中国图书馆
学报，２０１６，４２（５）：４０－５６．

１４０　李玉海，金喆，李佳会，等．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五大问
题［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４６（２）：１７－２６．

１４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
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ｇｒｄｗ／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１２／

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４８８０．ｈｔｍ．
１４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１２４３５／２０１８１１／３８８５２７６ｃｅａｆｃ４ｅｄ
７８８６９５ｅ８ｃ４５ｃ５５ｄｃｃ．ｓｈｔｍｌ．

１４３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新闻中心．推进园区文化高质量发展 园
区公共文化中心揭牌［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ｐａｃ．

ｇｏｖ．ｃｎ／ｓｉｐｎｅｗｓ／ｊｗｈｇ／２０１９ｙｑｄｔ／０１／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１８＿９７５９９５．ｈｔｍ．
１４４　刘颖，潘启雯．北京新型阅读空间考察报告［Ｊ］．新阅读，２０１９

（４）：１９－２１．
１４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课题组．文化火种寻找之旅：个体公民公
益图书馆事迹寻访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ｊｔｓｇ．ｏｒｇ／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

１４６　王洪波，耿晓宁．“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和地铁图书馆跨界合作比较
研究［Ｊ］．图书馆，２０１６（３）：３３－４０．

１４７　龚蛟腾．图书馆概念再解析［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７（１）：９４－９７．
１４８　天眼查．气味图书馆－气味图书馆公司－气味图书馆竞品公司
信息［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ｉａｎｙａｎｃｈａ．
ｃｏｍ／ｂｒａｎｄ／ｂ７ｅｄ８１４１５４５．

１４９　叶盛．菉竹堂书目［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序．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责任编辑：支娟）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Ｅｖoｌｕｔｉo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o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oｎａｌ　Ｄｉｓｃoｕｒｓｅ　o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ｏｎｇ　Ｊｉａｏｔｅｎｇ　Ｙｉ　Ｌ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ｗｈｉ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ａｎ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ｏｒｍ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ｍｏｎｇ“Ｔｕ　Ｓｈｕ　Ｇｕａｎ”（ｔｅｒｍ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ａｎｇ　Ｓｈｕ　Ｌｏｕ”（ｔｅｒｍ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ｒｍ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Ｔｕ　Ｓｈｕ　Ｇｕａｎ”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ｘ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０１

守正创新：“图书馆”机构话语的演变与趋向／龚蛟腾，易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ｏｎｇ　Ｊｉａｏｔｅｎｇ，Ｙｉ　Ｌｉｎｇ


